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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体成形术后疼痛缓解因素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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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ｔｉｃ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ｃｏｍ－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ＯＶＣＦ）是骨质疏松症最常见的并发症之
一［１］，同时也是导致老年人生活质量降低和死亡的重要原
因。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日益老龄化以及人们生活质量水
平的提高，ＯＶＣ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抗骨质疏松药物治
疗虽可以降低骨折的发生率，但仍有大量的 ＯＶＣＦ发生，且
对已骨折的患者保守治疗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经过不断
的创新与发展，经皮椎体成形术（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ｖｅｒｔｅｂｒｏｐｌａｓ－
ｔｙ，ＰＶＰ）因其微创、安全、见效快已成为治疗 ＯＶＣＦ的重要
手段。此后又有专家在ＰＶＰ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经皮椎体
后凸成形术（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ｋｙｐｈｏｐｌａｓｔｙ，ＰＫＰ）。大量研究发
现椎体成形术能够有效缓解 ＯＶＣＦ患者的早期疼痛症
状［２］，对早期的康复和脊柱的稳定有重大意义。研究发现，
临床上一些ＯＶＣＦ患者在行椎体成形术后后期仍有不同程
度的疼痛，而术后患者的疼痛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与骨密度、骨折部位及骨水泥等情况密切相关，现就

ＯＶＣＦ患者椎体成形术后疼痛缓解程度与患者骨密度、骨折
部位及骨水泥等情况关系作一综述，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１　骨密度与ＯＶＣＦ患者ＰＶＰ术后疼痛缓解程度
骨密度是指单位面积的矿物质含量，综合了骨峰值骨量

与骨丢失量两个方面［３］。骨密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骨强
度，骨密度减少意味着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研究认为
通过抗骨质疏松治疗来提高骨密度能够有效缓解 ＯＶＣＦ患
者ＰＶＰ术后的腰背部疼痛症状。Ｓｈｅｎ等［４］通过对１０７例

ＯＶＣＦ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腰椎骨密度是患者下腰部
疼痛的重要因素，腰椎骨密度ｔ值越低，下腰部疼痛视觉模
拟评分（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ｓｃａｌｅ，ＶＡＳ）越高。另有研究发现，抗
骨质疏松治疗可提高 ＯＶＣＦ患者ＰＶＰ术后腰椎骨密度，降
低椎体再骨折风险，减轻患者疼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可用
于ＯＶＣＦ患者ＰＶＰ术后的巩固治疗［５］。ＰＶＰ术后再次骨
折也是引起ＯＶＣＦ患者后期疼痛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学者

对椎体成形术后再次骨折风险进行荟萃分析后发现骨密度
降低是ＰＶＰ患者术后发生再骨折的危险因素，表明患者后
期骨密度值与其远期疼痛缓解程度也密切相关。所有这些
结果均表明骨密度对ＯＶＣＦ患者ＰＶＰ术后患者远期疼痛程
度的改善有重要影响［６］，但大多研究只是单纯说明ＰＶＰ术
后相邻椎体发生骨折与骨密度密切相关，具体骨密度值与

ＰＶＰ术后手术部位远期疼痛缓解程度的相关性还有待进一
步明确。

２　骨水泥与ＯＶＣＦ患者椎体成形术后疼痛缓解程度
骨水泥是ＰＶＰ手术中不可缺少的椎体内填充材料，可

防止伤椎进一步骨折，所以其在椎体内的相关特性显得尤为
重要。骨水泥种类较多，但目前最常用的填充材料为聚甲基
丙烯酸酯骨水泥。近年来，对于骨水泥在椎体内相关特性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注入量和弥散容积率。

２．１　骨水泥量与ＯＶＣＦ患者椎体成形术后疼痛缓解程度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骨水泥量与ＰＶＰ术后疼痛缓解程度
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并未完全达成共识。Ｒｄｅｒ等［７］纳入了

１９４例女性和８２例男性ＯＶＣＦ患者，研究发现，只有骨水泥
的注入量大于４．５ｍＬ时才能达到有效的止疼效果。有研究
结果表明，水泥用量与ＰＶＰ术后水泥渗漏发生率及疼痛缓
解程度呈正相关关系［８］。Ｓｕｎ［９］等通过对１３０例患者进行
回顾性研究认为，在单侧胸腰段轻中度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
性骨折中，４～６ｍＬ的椎管内骨水泥量可迅速缓解疼痛。通
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关于椎体内骨水泥注射量研究结果各
异，还未达成共识。近年，有研究发现单纯穿刺对椎体行骨
水泥灌注仍可达到止疼效果［１０］。甚至有专家把１８０例需要
行ＰＶＰ术的急性骨质疏松性压缩骨折患者分为手术组和假
手术组，通过对比研究发现，手术组在１２个月的随访中并没
有比假手术组显著地减轻疼痛［１１］。可见，关于骨水泥量与

ＯＶＣＦ患者ＰＶＰ术后远期疼痛缓解程度关系有待进一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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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骨水泥弥散容积率与ＯＶＣＦ患者椎体成形术后疼痛缓
解程度　骨水泥弥散容积率为椎体内骨水泥弥散体积与椎
体体积的比值，其概念既包涵了骨水泥注射剂量因素，又充
分考虑了骨水泥在椎体内的三维分布范围及椎体体积的大
小，还涉及了椎体骨密度因素，可更好地观察判断术中骨水
泥的最佳剂量［１２］。单纯考虑骨水泥的注射量而忽略其弥散
可能使结果缺乏可靠性。Ｋｉｍ等［１３］研究则表明，骨水泥的
弥散容积率达到３０％时，伤椎方可获得正常强度。然而，

Ｍａｒｔｉｎｃｉｃ等［１４］则认为，注入骨水泥的弥散容积率达到１５％
时，椎体就可以获得较好的刚度，是推荐使用的最小剂量。
而Ｋｗｏｎ等［１５］则认为，弥散容积率≥２７．８％时才能够有效缓
解疼痛症状。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当骨水泥弥散容积率达
到１９．７８％时可明显缓解疼痛，如果再增加骨水泥量则水泥
渗漏的发生率增加［９］。并且，骨水泥在骨折线的弥散也可能
影响疼痛症状的缓解。有学者对骨水泥在骨折线内弥散状
况进行相关研究后发现骨水泥在椎体骨折线内弥散不佳会
对早期疗效造成影响，甚至可能导致后凸畸形［１６－１７］。由此
可见，对于ＰＶＰ术后远期疼痛缓解的最小骨水泥的弥散容
积率，目前研究结果缺乏一致性，各研究结果前后相差较大，
可能与研究方法、人群、手术情况及骨水泥黏度等有关。另
外，关于引起骨水泥渗漏的最大骨水泥弥散容积率也鲜有定
论。

２．３　不同黏度骨水泥与ＯＶＣＦ患者椎体成形术后疼痛缓解
程度　骨水泥在椎体内相关特性与 ＯＶＣＦ患者椎体成形术
后疼痛缓解程度密切相关。黏度作为骨水泥的一项重要参
数已被证明是影响骨水泥渗漏的关键因素，其不仅可以影响
骨折部分的结合力度，也可影响骨水泥在椎体内的形态分
布，甚至可影响到伤椎稳定性。Ｇｕｏ等［１８］将１００例 ＯＶＣＦ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通过回顾性研究发现，与低黏度骨水泥

ＰＶＰ相比，高黏度骨水泥 ＰＶＰ临床疗效相同，并发症少。

Ｌｉｕ等［１９］认为使用高黏度水泥可预防严重渗漏和临床症状。
近年，有学者通过对多个数据库的文章进行检索分析，认为
与低黏度骨水泥相比，高黏度骨水泥可减少椎体压缩性骨折
骨水泥渗漏的发生率，尤其在椎间盘和静脉，但不在椎管内
或椎旁区域［２０］。张贺庆等［２１］认为高黏度骨水泥与低黏度
骨水泥临床效果相同，但高黏度的骨水泥能显著缩短手术时
间。唐冲等［２２］专家认为高黏度骨水泥单侧ＰＶＰ手术能有
效缓解疼痛症状，使骨水泥对称弥散至椎体前柱两侧以及椎
体上下终板。此外，高黏度骨水泥具有与低黏度骨水泥相同
的临床效果。以上各项研究表明，就远期止疼效果而言，高
黏度骨水泥与低黏度骨水泥没有差别，但就安全性而言，高
黏度骨水泥优于低黏度骨水泥。

２．４　骨水泥相对于椎体位置与ＯＶＣＦ患者椎体成形术后疼
痛缓解程度　骨水泥注入椎体后，在椎体内的相对位置不尽
相同。陈柏龄等［２３］认为骨水泥在椎体内对称分布可以有效
降低ＰＶＰ术后患者的ＶＡＳ评分。同样，Ｌｉａｎｇ等［２４］通过计
算机分析得出结论，骨折区周围骨水泥分布不均匀可能引起
椎体再塌陷，从而使患者疼痛症状再次加重。然而，陈晓斌
等［２５］对１９２例ＯＶＣＦ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将骨水泥位置
大致分为以下三种情况：（１）骨水泥可能位于椎体内，未与终
板接触；（２）可能在椎体内扩散，与终板相接触；（３）骨水泥扩
散，经终板渗漏入椎间隙。通过随访后发现，骨水泥相对于
骨折椎体的位置对 ＯＶＣＦ患者ＰＶＰ术后疼痛并无明显影
响。近期有研究表明，骨水泥在在椎体内相对弥散分布后，
患者会有更好的临床效果［２６］。可见对骨水泥相对于椎体位
置与ＯＶＣＦ患者ＰＶＰ术后远期疼痛缓解程度的关系仍有争
议，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２．５　不同类型骨水泥与ＯＶＣＦ患者椎体成形术后疼痛缓解
程度　骨水泥种类较多，但目前最常用的填充材料为ＰＭ－
ＭＡ。商澜镨等［２７］通过对８６例 ＯＶＣＦ患者注射两种不同
骨水泥，认为ＧｅｎｅＸ骨水泥与聚甲基丙烯酸酯（ｐｏｌｙｍｅｔｈａｃ－
ｒｙｌａｔｅ，ＰＭＭＡ）骨水泥均可有效缓解疼痛，迅速提高椎体强
度和刚度，并发症少。但在维持术后长期的椎体高度方面

ＧｅｎｅＸ骨水泥并不理想。近期有研究对比了仿生矿化胶原

ＰＭＭＡ与传统ＰＭＭＡ的疗效，发现仿生矿化胶原骨水泥仍
能达到相同的止痛和椎体高度恢复效果。但仿生矿化胶原
骨水泥显著降低了术后相邻椎体骨折的发生率［２８］。

可见，不同骨水泥均可止痛，但就远期疼痛缓解而言，不
同种类骨水泥并无明显差异，只在于术后其他方面临床效果
的不同。

３　单双侧穿刺与ＯＶＣＦ患者椎体成形术后疼痛缓解程度
有学者提出ＰＶＰ术行单侧或双侧穿刺可能影响骨水泥

的分布，进而影响 ＯＶＣＦ患者椎体成形术后疼痛缓解。

Ｃｈｅｎｇ等［２９］通过对多个数据库进行综合检索获得结论，单
双侧穿刺在近期和远期临床疗效及并发症方面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单侧穿刺手术时间较短，单侧入路所需骨水泥剂量
明显低于双侧入路，但双侧穿刺在恢复速率上高于单侧穿
刺，并且单侧组平均Ｘ线照射频率大于双侧组，意味着单侧
组患者受辐射时间更长。现有学者通过回顾性研究发现，单
侧穿刺与双侧穿刺均可达到相同的疗效，但单侧穿刺手术时
间及受照射计量更少［３０］。孙育良等专家［３１］认为，单侧和双
侧ＰＫＰ治疗Ｋüｍｍｅｌｌ病均取得良好疗效。但单侧穿刺技术
具有手术时间短、辐射剂量少、骨水泥注射量少等优点。近
期有研究共纳入６４例单侧ＰＶＰ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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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患者，也表明单侧穿刺的ＰＶＰ术骨水泥可规则分布，可
降低ＶＡＳ评分并起到减轻疼痛的作用［３２］。王伟等［３３］认为
单、双侧经皮椎体成形术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均可
取得同样满意的临床效果，但单侧经皮椎体成形术在手术时
间、安全性上更具优势。综上所述，单双侧穿刺在远期缓解
疼痛症状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４　骨折部位与ＯＶＣＦ患者椎体成形术后疼痛缓解程度
由于受伤时脊柱应力及各椎体骨密度不同，ＯＶＣＦ患者

椎体压缩骨折部位不尽相同，手术后的疗效也各不相同。目
前，骨折部位与ＰＶＰ术后治疗效果的相关性研究并不多见。
有学者对１０７例行ＰＶＰ术的 ＯＶＣＦ进行了研究，显示椎体
压缩骨折部位与下腰部疼痛有相关性，骨折部位越是邻近下
腰椎，疼痛发生的概率越高，患者远期疼痛发生的概率越高，
疼痛程度越重［４］。现有研究并未提及 ＯＶＣＦ患者骨折部位
与ＰＶＰ术后远期疼痛缓解情况的相关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５　不同手术方式与ＯＶＣＦ患者椎体成形术后疼痛缓解程度
目前，对于治疗ＯＶＣＦ患者常用ＰＫＰ和ＰＶＰ两种手术

方式，但就两种手术方式的效果各专家观点不同。有学者通
过对大量文章荟萃分析认为，ＰＫＰ在骨水泥注射量、短期疼
痛缓解、改善后凸角、降低骨水泥渗漏率方面优于ＰＶＰ［３４］，
然而，ＰＫＰ比ＰＶＰ具有更长的操作时间和更高的材料成本。

Ｈｕ等［３５］把１６１例随机分为ＰＫＰ组和ＰＶＰ组，通过对比发
现，ＰＫＰ和 ＰＶＰ治疗 ＯＶＣＦ患者的临床效果良好，其中

ＰＫＰ的复位和镇痛效果优于ＰＶＰ，前者骨水泥渗漏少，安全
性高，并发症少。近期有专家提出，骨填充袋椎体成形术治
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临床效果与ＰＫＰ相似，可有
效缓解疼痛，恢复部分椎体高度，明显降低椎体渗漏率，且前
者更安全，是一种简单、快速、有效的治疗方法［３６］。可见不
同的手术方式均可缓解患者疼痛，且对患者远期疼痛缓解无
明显差异。

６　骨折时间与ＯＶＣＦ患者椎体成形术后疼痛缓解程度
因骨折时间的不同会造成骨折椎体内骨折线愈合程度

不同。有专家纳入４１例病人，通过研究发现，骨水泥弥散系
数随着骨折到手术时间的延长而降低［３７］。包拥政等［３８］同
样认为骨水泥弥散系数随着骨折到手术时间的延长而降低。
近期有研究通过对８０例患者分组研究发现，骨折时间延长，
患者骨水泥弥散系数逐渐降低［３９］。可见各专家关于骨折时
间对骨水泥弥散的影响意见相同，但鲜有专家描述骨折时间
与ＯＶＣＦ患者椎体成形术后远期疼痛缓解的相关性。

７　展　　望
随着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ＯＶＣＦ的发病率逐年增加。

ＰＶＰ应用于临床椎体疾病的治疗已有３０多年历程，由于该

手术创伤小，时间短，且能迅速止痛，稳定椎体，提高患者质
量，现ＰＶＰ已广泛应用于治疗 ＯＶＣＦ患者。ＰＶＰ术后疼痛
程度的缓解与多方面因素有关。骨密度、骨水泥情况及骨折
部位与术后疼痛缓解程度密切相关，但相关研究仍存在较大
争议。因此，关于ＰＶＰ术后疼痛的缓解应综合多种因素考
虑，个性化治疗，这样才能达到较好疗效，提高患者满意度及
术后患者生活质量。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ＯＶＣＦ患者
终会获得更好的治疗体验及效果。
参考文献：
［１］ 印平，马远征，马迅，等．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

的治疗指南［Ｊ］．中国骨质疏松杂志，２０１５，２１（６）：
６４３－６４８．

［２］ Ｋａｌｉｙａ－Ｐｅｒｕｍａｌ　ＡＫ，Ｌｉｎ　Ｔ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ｖｅｒｔｅｂ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ｆｏ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ｅｇ－
ｍｅｎｔ　ｄｏｒｓｏ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Ｊ］．Ｊ　Ｃｌｉｎ　Ｏｒｔｈｏｐ　Ｔｒａｕｍａ，２０１８，９（Ｓｕｐｐｌ　１）：１４０－
１４４．

［３］ 胡丽霞，张晓岩．超声骨密度检测老年性骨质疏松与
骨折的影像学综合分析［Ｊ］．医学信息，２０１５，２８
（２３）：２２７．

［４］ Ｓｈｅｎ　Ｙ，Ｆｅｎｇ　ＭＬ，Ｘｕ　Ｊ，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ｓ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ｖｅｒｔｅ－
ｂｒａｅ　ｏｎ　ｌｏｗ　ｂａｃｋ　ｐａｉｎ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ｓｔｅｏ－
ｐｏｒｏｔｉｃ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Ｊ］．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Ｙｉｘｕｅ　Ｚａｚｈｉ，２０１６，９６（２３）：１８１８－１８２０．

［５］ 严坚强，孙奎，梁必如，等．唑来膦酸在骨质疏松性椎
体压缩骨折经皮椎体成形术后的临床应用［Ｊ］．中国
骨质疏松杂志，２０１４，２０（１２）：１４２８－１４３１．

［６］ Ｃａｏ　Ｊ，Ｋｏｎｇ　Ｌ，Ｍｅｎｇ　Ｆ，ｅｔ　ａｌ．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ｎｅｗ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ｏｐｌａｓｔｙ：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ＮＺ　Ｊ　Ｓｕｒｇ，２０１６，８６（７－８）：５４９－
５５４．

［７］ Ｒｄｅｒ　Ｃ，Ｂｏｓｚｃｚｙｋ　Ｂ，Ｐｅｒｌｅｒ　Ｇ，ｅｔ　ａｌ．Ｃｅｍｅｎｔｖｏｌｕｍ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ｏｄｉｆｉａｂｌ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ｐａｉｎ
ｒｅｌｉｅｆ　ｉｎ　ＢＫＰ：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　ＳＷＩＳＳｓｐｉｎｅ，ａ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Ｊ］．Ｅｕｒ　Ｓｐｉｎｅ　Ｊ，２０１３，２２（１０）：２２４１－２２４８．

［８］ Ｆｕ　Ｚ，Ｈｕ　Ｘ，Ｗｕ　Ｙ，ｅｔ　ａｌ．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ｄｏｓ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ｃｅｍｅｎｔｖｏｌｕｍｅ　ｗｉｔｈ　ｃｅｍｅｎｔ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ａｉｎ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ｆｔｅ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Ｊ］．Ｄｏｓｅ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２０１６，１４（４）：１－６．

［９］ Ｓｕｎ　ＨＢ，Ｊｉｎｇ　ＸＳ，Ｌｉｕ　ＹＺ，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ｖｅｒｔｅｂｒｏｐｌａｓ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ａｉｎ　ｒｅｌｉｅｆ，ｃ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　ｃｅｍｅｎｔ　ｌｅａｋａｇｅ：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１３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ｉｎｆｕｌ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ｔｉｃ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ｏｒａｃｏ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Ｊ］．Ｗｏｒｌｄ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２０１８
（１１４）：ｅ６７７－ｅ６８８．

［１０］ Ｙｏｋｏｙａｍａ　Ｋ，Ｋａｗａｎｉｓｈｉ　Ｍ，Ｙａｍａｄａ　Ｍ，ｅｔ　ａｌ．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ｖｅｒｔｅｂｒｏｐｌａｓｔｙ　ｆｏｒ　ｐａｉｎ－
ｆｕｌ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Ｂｒ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２０１７，３１（２）：
１８４－１８８．

·２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Ｏｒｔｈｏｐａｅｄｉｃｓ　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Ｊａｎ．２０２０　



［１１］ Ｆｉｒａｎｅｓｃｕ　ＣＥ，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Ｊ，Ｌｏｄｄｅｒ　Ｐ，ｅｔ　ａ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ｏ－
ｐｌａｓｔ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ｈａｍ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ｐａｉｎｆｕｌ　ａｃｕｔｅ　ｏｓｔｅｏ－
ｐｏｒｏｔｉｃ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ＶＥＲＴＯＳ
ＩＶ）：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ｓｈａ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Ｊ］．
ＢＭＪ，２０１８（３６１）：ｋ１５５１．

［１２］ 何保玉，刘宝戈，李学民，等．骨水泥弥散容积率在骨
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ＰＫＰ术后疗效评价中的应
用［Ｊ］．中国骨与关节杂志，２０１６，５（１）：６８－７３．

［１３］ Ｋｉｍ　ＪＭ，Ｓｈｉｎ　ＤＡ，Ｂｙｕｎ　ＤＨ，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ｏｎｅ　ｃｅ－
ｍｅｎ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ｏｎ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ａｆｔｅｒｖｅｒｔｅｂ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Ｊ］．Ｊ　Ｋｏｒｅａｎ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　Ｓｏｃ，２０１２，５２（５）：４３５－４４０．

［１４］ Ｍａｒｔｉｎｃｉｃ　Ｄ，Ｂｒｏｊａｎ　Ｍ，Ｋｏｓｅｌ　Ｆ，ｅｔ　ａｌ．Ｍｉｎｉｍｕｍ　ｃｅ－
ｍｅｎ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ｆｏ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ｏｐｌａｓｔｙ ［Ｊ］．Ｉｎｔ　Ｏｒｔｈｏｐ，
２０１５，３９（４）：７２７－７３３．

［１５］ Ｋｗｏｎ　ＨＭ，Ｌｅｅ　ＳＰ，Ｂａｅｋ　ＪＷ，ｅｔ　ａｌ．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ｃｅ－
ｍｅｎ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ｖｅｒｔｅｂｒｏｐｌａｓｔｙ：Ａ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Ｊ］．Ｋｏｒｅａｎ　Ｊ　Ｎｅｕｒｏ－
ｔｒａｕｍａ，２０１６，１２（２）：１２８－１３４．

［１６］ 周军，王甫刚，刘欣，等．ＰＶＰ术中椎体骨折线内骨水
泥弥散情况对疗效的影响［Ｊ］．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
志，２０１７，３２（９）：９１７－９１９．

［１７］ 江晓兵，莫凌，梁德，等．骨水泥在椎体骨折线内弥散
情况对椎体成形术治疗效果的影响［Ｊ］．中国脊柱脊
髓杂志，２０１４，１１（２）：１４４－１４９．

［１８］ Ｇｕｏ　Ｚ，Ｗａｎｇ　Ｗ，Ｇａｏ　ＷＳ，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ｉｎ－
ｉｃ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ｌｏｗ－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ｉｎ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ｔｉｃ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ｃｏｍ－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Ｊ］．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２０１７，
９６（４８）：ｅ８９３６．

［１９］ Ｌｉｕ　Ｔ，Ｌｉ　Ｚ，Ｓｕ　Ｑ，ｅｔ　ａｌ．Ｃｅｍｅｎｔ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ｉｎ　ｏｓｔｅｏｐｏ－
ｒｏｔｉｃ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　ｕｓｉｎｇ　ｈｉｇｈ－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ｂｏｎｅ　ｃｅ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ｋｙｐｈｏｐｌａｓｔｙ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Ｊ］．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２０１７，９６（２５）：ｅ７２１６．

［２０］ Ｚｈａｎｇ　ＺＦ，Ｈｕａｎｇ　Ｈ，Ｃｈｅｎ　Ｓ，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ａｎｄ　ｌｏｗ－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２０１８，９７
（１２）：ｅ０１８４．

［２１］ 张贺庆，刘洪涛，吕宏琳，ｅｔ　ａｌ．两种骨水泥治疗老年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比较［Ｊ］．实用骨科杂
志，２０１６，２２（４），３４３－３４６．

［２２］ 唐冲，吴四军，刘正，ｅｔ　ａｌ．高黏度骨水泥在单侧经皮
椎体成形术中的弥散分布特点［Ｊ］．实用骨科杂志，
２０１７（１０）：２４－２７．

［２３］ 陈柏龄，谢登辉，黎艺强，等．单侧ＰＫＰ骨水泥注射
过中线分布对压缩性骨折椎体两侧刚度的影响［Ｊ］．
中国脊柱脊髓杂志，２０１１，２１（２）：１１８－１２１．

［２４］ Ｌｉａｎｇ　Ｄ，Ｙｅ　ＬＱ，Ｊｉａｎｇ　ＸＢ，ｅｔ　ａｌ．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　ａｒｅａ
ｏｎ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ｔｉｃ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　Ｓｕｒｇ
Ｒｅｓ，２０１５，１９５（１）：２４６－２５６．

［２５］ 陈晓斌，任继鑫，张建政，等．经皮椎体成形术中骨水
泥相对于骨折椎体的位置对患者术后疼痛的影响
［Ｊ］．解放军医药杂志，２０１３，２５（５）：４１－４３；４７．

［２６］ Ｙｕ　Ｗ，Ｘｉａｏ　Ｘ，Ｚｈａｎｇ　Ｊ，ｅｔ　ａｌ．Ｃｅｍ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ｔｉｃ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ａｃ－
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ａ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ｃｌｅｆｔ：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Ｊ］．Ｗｏｒｌｄ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２０１９（１２３）：４０８－４１５．

［２７］ 商澜镨，田耘，刘晓光．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与可吸收
骨水泥治疗骨质疏松椎体压缩骨折的临床疗效对照
研究［Ｊ］．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７（０２）：８９－９５．

［２８］ Ｗａｎｇ　Ｘ，Ｋｏｕ　ＪＭ，Ｙｕｅ　Ｙ，ｅｔ　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ｔｈａｃｒｙｌａｔｅ　ｂｏｎｅ　ｃ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ｔｉｃ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Ｊ］．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２０１８，９７（３７）：１２２０４．

［２９］ Ｃｈｅｎｇ　Ｘ，Ｌｏｎｇ　ＨＱ，Ｘｕ　ＪＨ，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ｕｎ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ｅｒｓｕｓ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ｋｙｐｈｏｐｌａｓ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ＯＶＣＦ）：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Ｅｕｒ　Ｓｐｉｎｅ　Ｊ，２０１６，２５（１１）：
３４３９－３４４９．

［３０］ Ｙａｎ　Ｌ，Ｈｅ　Ｂ，Ｇｕｏ　Ｈ，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ｌ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ｅｄｉ－
ｃｌｅ　ａｎｄ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ｋｙｐｈｏｐｌａｓｔｙ［Ｊ］．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　Ｉｎｔ，２０１６，２７（５）：１８４９－
１８５５．

［３１］ 孙育良，熊小明，万趸，等．单双侧穿刺经皮椎体后凸
成形术治疗 Ｋüｍｍｅｌｌ病的疗效比较［Ｊ］．中国修复
重建外科杂志，２０１７（０９）：６８－７３．

［３２］ Ｃｈｅｎ　Ｑ，Ｌｉｕ　Ｌ，Ｌｉａｎｇ　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ｏｎｅ　ｃｅｍｅｎｔ　ｕｓｅｄ　ｆｏｒ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ｐｅｒｃｕｔａ－
ｎｅｏｕｓ　ｖｅｒｔｅｂｒｏｐｌａｓｔｙ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ｌａｎｅｓ［Ｊ］．Ｏｒｔｈｏ－
ｐａｄｅ，２０１８，４７（７）：５８５－５８９．

［３３］ 王伟，王成文，朱世华．单、双侧经皮椎体成形术治疗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Ｊ］．实用骨科杂志，２０１３，
１９（８）：２２－２４．

［３４］ Ｗａｎｇ　Ｈ，Ｓｒｉｂａｓｔａｖ　ＳＳ，Ｙｅ　Ｆ，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ｖｅｒｔｅｂｒｏｐｌ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ｂａｌｌｏｏｎ　ｋｙｐｈｏｐｌａｓ－
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Ｌｅｖｅｌ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ｃｏｍ－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Ｊ］．Ｐａｉｎ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２０１５，１８（３）：２０９－２２２．

［３５］ Ｈｕ　ＫＺ，Ｃｈｅｎ　ＳＣ，Ｘｕ　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ｂａｌｌｏｏｎ　ｄｉｌａｔｉｏｎ　ｋｙｐｈｏｐｌ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ｖｅｒｔｅ－
ｂｒｏｐｌａｓｔｙ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ｏｒａｃｏｌｕｍｂａｒ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Ｊ］．Ｅｕｒ　Ｒｅｖ　Ｍｅ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Ｓｃｉ，２０１８，２２（１Ｓｕｐｐｌ）：９６－１０２．

［３６］ 许兵，王萧枫，叶小雨，等．骨填充网袋椎体成形术与
经皮球囊后凸成形术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
折［Ｊ］．中国骨伤，２０１８，３１（１１）：１６－２０．

［３７］ 吴强，莫世赞，包拥政，等．椎体成形治疗后骨水泥在
椎体内弥散的影响因素［Ｊ］．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２０１４，１８（４３）：６９２２－６９２８．

·３４·　实用骨科杂志　第２６卷，第１期，２０２０年１月　



［３８］ 包拥政，莫世赞，胡孔和，等．骨折时间对椎体成形术
后骨水泥在椎体内弥散的影响［Ｊ］．广东医学，２０１５，
３６（６）：８９０－８９３．

［３９］ 曹博，史永涛，行军．影响椎体成形术后骨水泥椎体
内弥散的因素分析［Ｊ］．海军医学志，２０１８，１６２（３）：
２６２－２６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２４
作者简介：刘义伟（１９９２－ ），男，研究生在读，山西医科大学，０３０００１。

腰椎间孔区解剖结构特点与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张黎明，杨晋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骨科，北京　１０００２０）

　　腰椎间孔是腰椎侧方上下相邻椎体之间呈卵圆形或倒
泪滴形的骨性窗口，是腰椎神经根自硬膜发出后斜行穿过的
通道。作为椎管与外周相通的动态骨性结构，其形态特点和
应用解剖的研究一直是脊柱外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一方
面是因为关节突关节增生内聚导致椎间孔狭窄，是退变性腰
椎疾病造成神经根受压的常见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是腰
椎侧后方经椎间孔入路的重要手术通道。腰椎间孔区解剖
结构组成复杂多变，在此区域操作时容易损伤神经和血管等
重要结构，造成严重的后遗症及医源性损伤，因此熟练掌握
腰椎间孔区及其包含结构的解剖特点在脊柱外科临床诊疗
中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就有关腰椎间孔区解剖结构特点及
其在脊柱外科中的临床应用作一综述。

１　腰椎间孔形态特点

１．１　腰椎间孔静态特点　腰椎椎间孔是腰椎神经根离开脊
髓必须通过的骨性孔道，因其结构的特殊复杂性，对其边界
组成的定义尚未完全统一，Ｃｒｏｃｋ等［１］将椎间孔描述矢状面
上组成神经根管的一个狭窄而相对独立的空间。Ｊｅｎｉｓ等［２］

则将椎间孔定义为上下相邻两椎弓根构成的骨性结构，其内
可有神经、血管等组织穿行。Ｌｅｅ等［３］分别以上、下椎弓根
的内侧缘连线和外侧缘连线为界限，将椎间孔由内向外分为
入口区（侧隐窝区）、中央区和出口区三个区域，侧隐窝区是
神经根走行路径中最易出现骨性狭窄压迫的位置，其外侧壁
为椎弓根，后壁为上关节突关节，前壁为椎体。目前研究［４］

中描述椎间孔是由“四壁两口”组成：（１）上壁是由上位椎体
的椎弓根下切迹和黄韧带的外侧缘构成；（２）下壁是由下位
椎体的椎弓根上切迹和下位椎体的后上缘构成；（３）前壁是
由椎体外侧缘、椎间盘的后部以及后纵韧带构成；（４）后壁为
椎弓峡部、部分黄韧带以及下位椎体的上关节突和关节囊；

（５）内口朝向侧隐窝；（６）外口通向脊柱外侧区域。对于椎间
孔大小的测量结果由于种族、个体差异，样本量大小不一，以
及测量不同的标本，导致文献报道中差异较大。Ｔｏｒｕｎ［５］通
过对１５具尸体进行解剖测量得出：椎间孔的前后径为（８．８±
１．７）ｍｍ，上下径为（１９．４±２．７）ｍｍ；椎间孔从大到小依次排
列为Ｌ５Ｓ１，Ｌ３～４，Ｌ２～３，Ｌ１～２，Ｌ４～５。乔风雷等［６］利用螺旋

ＣＴ容积法测量Ｌ１～２～Ｌ５Ｓ１ 在不同性别及不同年龄段之间
的差异，结果显示椎间孔上下径在（１０．３±２．２）～（１６．７±２．０）

ｍｍ之间，椎间孔前后径在（７．８±２．２）～（１０．９±１．８）ｍｍ之
间，并且两个参数的最大值均出现在Ｌ２～３椎间孔，由此认为
腰椎椎间孔中以 Ｌ２～３椎间孔最大，且两者变化趋势均为

Ｌ１～２至Ｌ２～３增大，而后从Ｌ２～３至Ｌ５Ｓ１ 逐渐减小。椎间孔
的大小随着年龄增加、退变加剧而逐渐减小，相较于前后径，
上下径随年龄的改变程度更加明显。

１．２　腰椎间孔动态特点　当脊柱运动时，椎间孔大小具有
动态变化的特点，这是因为椎间孔与其它骨性孔道不同，椎
间孔组成涉及两个可活动的关节，即椎间盘和关节突关节，
由于两个关节可活动，致使腰椎神经根在椎间孔内不具有固
定性。实际手术过程中发现，在经椎间孔进行穿刺操作时，
患者呈屈髋屈膝体位时能使椎间隙充分伸展，更便于手术操
作［７］。Ｚｈｏｎｇ等［８］通过测量重建的三维椎体模型在不同体
位时腰椎间孔动态变化的特点，分析得出椎间孔在屈曲状态
下，其面积、前后径均较前明显增大，而过伸位时明显减小，
但椎间孔上下径在体位变化下则改变不明显。在此之前的
研究当中，Ｆｕｊｉｗａｒａ等［９］测量３９例尸体腰椎标本ＣＴ扫描
图像，分析腰椎间孔分别在过伸、屈曲和中立位时的变化特
点，结果显示过伸位时椎间孔上下径、前后径和面积三者均
明显减小，屈曲位下三者均明显增加，并认为这种变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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